第十九章  菩薩眾的德行(分二)

§1. 菩薩行通說(分二)
§1-1. 空與慈悲(分四)

§1-1-1. 略說菩薩道的根源與原理
    本章的菩薩，雖不出于在家與出家，但約追蹤釋尊精神，發揮釋尊本懷的佛教徒說。
菩薩道源于釋尊的本教，經三、五百年的孕育長成，才發揚起來，自稱大乘。
大乘教雖為了適應時機而多少梵化，然而他的根本原理，到底是光華燦爛，能徹見佛法真髓的！
印順導師《華雨集》第四冊(p.41)：

「什麼是「（梵化之機應慎）」？梵化，應改為天化，也就是低級天的鬼神化。西元前五○年，到西元二○○年，「佛法」發展而進入「初期大乘」時代。由於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」，理想化的、信仰的成分加深，與印度神教，自然的多了一分共同性。」

聖嚴法師著《印度佛教史》p.29

中村元博士認為佛陀的年代是西元前463～前383年。
§1-1-2. 從空說明菩薩道(分二)

§1-1-2-1. 菩薩以修空為主
    先從空與慈悲來說明菩薩道。
空，是阿含本有的深義，與菩薩別有深切的關係。
佛曾對阿難說：「阿難！我多行空」（中含‧小空經）。
(1)《中阿含．190小空經》卷49〈1 雙品〉，(大正1，737a1-19)：
「爾時，尊者阿難則於晡(ㄅㄨ)時從燕坐起，往詣佛所，稽(ㄑ｜ˇ)首佛足，卻住一面，白曰：「世尊一時遊行釋中，城名釋都邑，我於爾時從世尊聞說如是義：『阿難！我多行空。』彼世尊所說，我善知、善受，為善持耶？」
爾時，世尊答曰：「阿難！彼我所說，汝實善知、善受、善持。所以者何？我從爾時及至於今，多行空也。阿難！如此鹿子母堂空──無象、馬、牛、羊、財物、穀米、奴婢；然有不空，唯比丘眾。
是為，阿難！若此中無者，以此故，我見是空；若此有餘者，我見真實有。
阿難！是謂行真實空，不顛倒也。」

晡時：申時。下午三點到五點。

稽首：一種俯首至地的最敬禮。

(2)《佛光阿含藏．中阿含（四）》，(p.1693)：
「本經敍說空之行。比丘若欲多行空者，
(一)莫念村想、莫念人想，當數念一無事想。
(二)莫念人想，莫念無事想，當數念一地想（不念地之高下，但見地平正如掌）。
(三)當數念一無量空處想。
(四)當數念一無量識處想。
(五)當數念一無所有處想。
(六)當數念一無想心定。
依次莫念而空，至捨無想心定，以現法解脫儘存肉身。
所謂行真實空，不顛倒，漏盡得無為心解脫者，為三世諸佛如來勝跡。」

這點，《瑜伽論》（卷九○）解說為：「世尊於昔修習菩薩行位，多修空住，故能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非如思惟無常苦住」。
《瑜伽師地論》卷90，(大正30，812c28-a10)：
「以世間道修習空，當知為趣乃至上極無所有處，漸次離欲，自斯已後，修聖道行，漸次除去無常行等，能趣非想非非想處，畢竟離欲。彼於爾時，自觀身中空無諸想，謂一切漏一向寂靜，永離熾然。
又觀身中有法不空。謂此依止為緣，六處展轉互相任持，乃至壽住為緣，諸清淨法，無有壞滅。
當知世尊於昔修習菩薩行位，多修空住，故能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非如思惟無常、苦住。
是故，今者證得上妙菩提住已，由昔串習隨轉力故，多依空住。」
這可見菩薩是以修空為主，不像聲聞從無常、苦入手。
《增一含‧序品》也說：「諸法甚深論空理，……此菩薩德不應棄」。
《增壹阿含經》卷1〈1 序品〉，(大正2，550a27-28)：

「諸法甚深論空理，難明難了不可觀，將來後進懷狐疑，此菩薩德不應棄。」

§1-1-2-2. 無常即空的深義(分二)

如從緣起的三法印的深義說，無常即無有常性，本就是空的異名。
§1-1-2-2-1. 二乘厭離心強，著重修無常觀
但一般聲聞弟子，對於無常故苦的教授，引起厭離的情緒極深。
《成唯識論》卷6，大正31，30c12~13

「厭，謂慧俱無貪一分，於所厭境，不染著故。」
聲聞、辟支佛們，不能廣行利濟眾生的大事，不能與釋尊的精神相吻合。他們雖也能證覺涅槃空寂，但由于厭心過深，即自以為究竟。
聲聞的方便適應性，限制了釋尊正覺內容的充分開展。
§1-1-2-2-2. 菩薩直觀一切法空
佛從菩薩而成，菩薩的觀慧直從緣起的法性空下手，見一切為緣起的中道，無自性空、不生不滅、本來寂靜。這樣，才能于生死中忍苦而不急著自己了脫生死，從入世度生中，向于佛道。
《大智度論》卷31〈1 序品〉，(大正25，287b13-17)：

「復次，略說有二種空：眾生空、法空。
小乘弟子鈍根故，為說眾生空，我、我所無故，則不著餘法；
大乘弟子利根故，為說法空，即時知世間常空，如涅槃。」

§1-1-3. 從慈悲說明菩薩道(分四)

§1-1-3-1. 四無量心能直入法性(分二)

    與戒律有關的慈悲，聲聞也不能說沒有。但佛滅百年，已被歪曲為粗淺的了（四分律七百結集）。
《四分律》卷54〈七百集法毘尼〉，(大正22，970c11-27)

聲聞者不能即俗而真，不能即緣起而空寂，以為慈悲等四無量心，但緣有情，不能契入無為性。
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83，(大正27，427b14-20)：

「問：無量為能斷煩惱不？若能斷者，〈定蘊〉所說當云何通？如說：『慈、悲、喜、捨，皆不能斷諸結。』若不能斷者，此經云何通？

答：應作是說：「無量，不能斷諸煩惱。」

問：若爾！善通〈定蘊〉所說，此經所說當云何通？

答：斷有二種：一、暫時斷，二、畢竟斷。依暫時斷，此經說能斷；依畢竟斷，〈定蘊〉說不斷。」

《大智度論》卷20〈1 序品〉，（大正25，211c18-26）：

「復次，佛知未來世諸弟子鈍根故，分別著諸法，錯說四無量相。是四無量心眾生緣故，但是有漏；但緣欲界故，無色界中無。何以故？無色界不緣欲界故。
為斷如是人妄見故，說四無量心無色界中。佛以四無量心，普緣十方眾生故，亦應緣無色界中。如《無盡意菩薩問》中說。慈有三種：眾生緣、法緣、無緣。
論者言：眾生緣，是有漏；無緣，是無漏；法緣，或有漏、或無漏。」

眾生緣慈：以「眾生」為所緣的慈。

法緣慈：以「法」為所緣的慈。

無緣慈：以「無(空)」為所緣的慈。

不知四無量心是可以直入法性的，如質多羅長者為那伽達多說：
無量三昧與空三昧、無相三昧、無所有三昧，有差別義，也有同一義。
§1-1-3-1-1. 從「無諍」義說
約「無諍」(沒有煩惱)義說，無量與無相等，同樣是能空於貪、瞋、癡、常見、我、我所見的（雜含卷二一‧五六七經）。
《雜阿含經》卷21(567經)，(大正2，149c12-150a16)：

「尊者那伽達多告質多羅長者：「有無量心三昧，無相心三昧，無所有心三昧，空心三昧。云何長者！此法為種種義，故種種名？為一義，有種種名？」
質多羅長者問尊者那伽達多：「此諸三昧，為世尊所說，為尊者自意說耶？」
尊者那伽達多答言：「此世尊所說。…」
須臾思惟已，語尊者那伽達多：「有法，種種義、種種句、種種味；有法，一義、種種味」。
〔一〕復問長者：「云何有法，種種義、種種句、種種味？」
長者答言：「（1）無量三昧者，謂聖弟子心與慈俱，無怨、無憎、無恚，寬弘重心，無量修習，普緣一方充滿，如是二方、三方、四方、上下一切世間，心與慈俱，無怨、無憎、無恚，寬弘重心，無量修習，充滿諸方一切世間普緣住，是名無量三昧。
（2）云何為無相三昧？謂聖弟子於一切相不念，無相心三昧身作證，是名無相心三昧。
（3）云何無所有心三昧？謂聖弟子度一切無量識入處，無所有、無所有心住，是名無所有心三昧。
（4）云何空三昧？謂聖弟子世間空，世間空如實觀察常住、不變易，非我、非我所，是名空心三昧。
是名為法，種種義、種種句、種種味」。
〔二〕復問長者：「云何法一義、種種味」？
答言：「尊者！（1）謂貪（者是）有量，（恚、癡者是有量），若無諍者第一無量。
（2）謂貪者是有相，恚、癡者是有相，無諍者是無相。
（3）貪者是所有，恚、癡者是所有，無諍者是無所有。
（4）復次，無諍者空於貪，空於恚、癡，空常住、不變易，空非我、非我所。
是名法一義、種種味」。……」
§1-1-3-1-2. 從空相應緣起說
從空相應緣起來說，由于有情無自性，是相依相緣相成，自己非獨存體，一切有情也不是截然對立的，所以能「無怨無瞋無恚」。
了達有情的沒有定量性，所以普緣有情的慈悲──無緣慈，即能契入空性。
印順導師《空之探究》(p.27)：

「一般聲聞學者，都以為：四無量心緣廣大無量的眾生，無量是眾多難以數計，是勝解──假想觀，所以是世間定。但「量」是依局限性而來的，如觀一切眾生而超越限量心，不起自他的分別(出定作觀)，就與無我我所的空慧相應。質多羅長者以為：無量心解脫中最上的，是空於貪、瞋、癡的不動心解脫，空就是無量。這一意義，在大乘所說的「無緣慈」中，才再度的表達出來。」
§1-1-3-2. 聲聞者認為四無量心為世俗
四三昧中，三三昧即三解脫門，依三法印而成觀；無量三昧，即是依苦成觀。觀一切有情的苦迫而起拔苦與樂的同情，即「無量心解脫」。
三法印      三解脫門
諸行無常 → 無願解脫門
諸法無我 → 空解脫門
涅槃寂靜 → 無相解脫門
由於聲聞偏重厭自身苦，不著重悲愍有情苦；偏重厭世，不能即入世而出世，這才以無量三昧為純世俗的。
§1-1-3-3. 聲聞者忽略無瞋善根
聲聞的淨化自心，偏于理智與意志，忽略情感。
所以德行根本的三善根，也多說「離貪欲者心解脫，離無明者慧解脫」，對於離瞋的無量心解脫，即略而不論。
《雜阿含經》卷37(1027經)，(大正2，268b16-24)：

「佛告比丘：「汝以何等法故，於我所修梵行？」

比丘白佛：「為離貪欲故，於世尊所修梵行。為離瞋恚、愚癡故，於世尊所修梵行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如是，如是！汝正應為離貪欲故，於我所修梵行；離瞋恚、愚癡故，於我所修梵行。比丘！貪欲纏故，不得離欲；無明纏故，慧不清淨。是故比丘！於欲離欲，心解脫；離無明故，慧解脫。若比丘於欲離欲，心解脫，身作證；離無明故，慧解脫，是名比丘斷諸愛欲，轉結縛，止慢無間等，究竟苦邊。是故比丘！於此法善思惟」。」

聲聞行的淨化自心，是有所偏的，不能從淨化自心的立場，進而成熟有情與莊嚴國土；但依法而解脫自我，不能依法、依世間而完成自我。
§1-1-3-4. 大乘行者以慈悲為本
直探釋尊心髓的行者，急于為他(利他為先)，才從慈悲為本中完成聲聞所不能完成的一切。
§1-1-4. 均衡的擴展三善根的德行(分三)

§1-1-4-1. 貪欲雖不善，但有其相對的價值
    德行是應該均衡的、和諧的擴展，不能如聲聞行那樣偏頗。
如針對厭離情深的聲聞，應重視大悲的無瞋。
對於不善根的根治，也認為貪欲是不善的，但不是最嚴重的。貪欲不一定厭棄有情，障礙有情，世間多少善事，也依貪愛而作成。
§1-1-4-2. 瞋恚是最違反和樂善生的惡法
惟有瞋恚，對有情缺乏同情，是最違反和樂善生的德行。
所以說：「一念瞋心起，八萬障門開」。
惡心中，沒有比瞋恚更惡劣的。
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49〈36 普賢行品〉，(大正10，257c10-258b12)：

「爾時，普賢菩薩摩訶薩復告諸菩薩大眾言：「…我不見一法為大過失，如諸菩薩於他菩薩起瞋心者。何以故？佛子！若諸菩薩於餘菩薩起瞋恚心，即成就百萬障門故。

何等為百萬障？所謂：不見菩提障；不聞正法障；生不淨世界障；生諸惡趣障；生諸難處障；多諸疾病障；多被謗毀障；生頑鈍諸趣障；壞失正念障；闕少智慧障…遠離三世諸佛菩薩種性障。
佛子！若菩薩於諸菩薩起一瞋心，則成就如是等百萬障門。何以故？佛子！我不見有一法為大過惡，如諸菩薩於餘菩薩起瞋心者。

是故，諸菩薩摩訶薩欲疾滿足諸菩薩行，應勤修十種法。何等為十？所謂：(1)心不棄捨一切眾生；(2)於諸菩薩生如來想；(3)永不誹謗一切佛法；(4)知諸國土無有窮盡；(5)於菩薩行，深生信樂；(6)不捨平等虛空法界菩提之心；(7)觀察菩提，入如來力；(8)精勤修習無礙辯才；(9)教化眾生，無有疲厭；(10)住一切世界，心無所著。是為十。」

§1-1-4-3. 小結
菩薩的重視慈悲，也有對治性。
論理，應該使無癡的智慧，無貪的淨定，無瞋的慈悲，和諧均衡的擴展到完成。
(三善根：無貪、無瞋、無癡)
(學佛三大心要：信願、慈悲、智慧)
《大智度論》卷41〈8 勸學品〉，(大正25，361c13-19)：

「問曰：何等善根故，不墮惡道、貧賤，及聲聞、辟支佛，亦不墮頂？

答曰：有人言：行不貪善根故，愛等諸結使衰薄，深入禪定；

行不瞋善根故，瞋等諸結使薄，深入慈悲心；

行不癡善根故，無明等諸結使薄，深入般若波羅蜜。

如是禪定、慈悲、般若波羅蜜力故，無事不得，何況四事(衣、食、臥具、藥)！」

§1-2. 從聲聞到菩薩(分二)

§1-2-1. 聲聞與菩薩的差別(分二)

§1-2-1-1. 從家庭而向無家(分二)

    佛法，從一般戀世的自私的人生，引向出世的無我的人生。這有不可忽略的兩點，即(1)從家庭而向無家，(2)從自他和樂而向自心淨化。
§1-2-1-1-1. 聲聞偏重「己利」的個人自由
其中，出家的社會意義，即從私欲佔有的家庭，或民族的社會關係中解放出來。[(1)從家庭而向無家]
出家，從離開舊社會說，多少帶點個人自由主義的傾向；從參預一新的社團說，這是超家族、超國界的大同主義。
聲聞的出家眾，雖有和樂──自由、民主、平等僧團，但限於時機，乞食獨身的生活，在厭世苦行的印度思潮中，偏重于「己利」的個人自由。
§1-2-1-1-2. 菩薩傾向「利他」的社會和樂
出家的社會意義，是私欲佔有制的否定，而無我公有的新社會，當時還不能為一般民眾所了解，只能行于出家的僧團中，戒律是禁止白衣旁聽的。
但徹見佛法深義的學者，不能不傾向于利他的社會和樂。
菩薩入世利生的展開，即是完成這出家的真義，做到在家與出家的統一。
這是入世，不是戀世，是否定私有的舊社會，而走向公共的和樂的新社會。
(以出世間心，作世間利他事。)
§1-2-1-2. 自他和樂與自心淨化(分二)

§1-2-1-2-1. 聲聞從自他和樂而向自心淨化
一般人的自他和樂，道德或政法，基于私欲的佔有制，這僅能維持不大完善的和樂。
聲聞者發現自我私欲的罪惡根源，于是從自他和樂而向自心淨化的德行。[(2)從自他和樂而向自心淨化]
§1-2-1-2-2. 菩薩統一自心淨化與自他和樂
然而菩薩淨化自心，不但是為了自心淨化，因為這才能從離欲無執的合理行為中，促進完成更合理的和樂善生。
菩薩又從自心淨化而回復到自他和樂。從自他和樂中淨化自心，從自心淨化去增進自他和樂，實現國土莊嚴，這是淨化自心與和樂人群的統一(自利與利他的統一)。
§1-2-2. 菩薩行的開展(分三)

§1-2-2-1. 由出家眾發展起來
    菩薩行的開展，是從兩方面發展的：
一、從聲聞出家者中間發展起來。起初，是「外現聲聞身，內秘菩薩行」；自己還是乞食、淡泊、趣寂，但教人學菩薩，如《大品經》的轉教。
到後來，自認聲聞行的不徹底，一律學菩薩，這如《法華經》的回小向大。
《妙法蓮華經》卷4〈8 五百弟子受記品〉，(大正9，28a7-20)：

「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

諸比丘諦聽！佛子所行道，善學方便故，不可得思議。

知眾樂小法，而畏於大智，是故諸菩薩，作聲聞緣覺，

以無數方便，化諸眾生類。自說是聲聞，去佛道甚遠，

度脫無量眾，皆悉得成就，雖小欲懈怠，漸當令作佛。

內祕菩薩行，外現是聲聞，少欲厭生死，實自淨佛土。

示眾有三毒，又現邪見相，我弟子如是，方便度眾生。」

現出家相的菩薩，多少還保留聲聞氣概。
這稱為漸入大乘菩薩，在菩薩道的開展中，不過是旁流。
§1-2-2-2. 由在家信眾發展起來
二、從聲聞在家信眾中間發展起來。在家眾修行五法(信、戒、施、聞、慧)而外，多修六念與四無量（無量三昧能入真，也是質多長者說的），這都是大乘法的重要內容。
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(p.110-p.111)：

「六念是：念佛，念法，念僧，是憶念（信敬）三寶的功德；念戒是憶念自己的戒行清淨；念施是憶念自己所作的清淨布施功德；念天是念六欲天，有信有戒有施的，不會墮落，一定能生於莊嚴的天界。」

如維摩詰、善財、常啼、賢護等十六大士，都從在家眾的立場，努力於大乘思想的教化。
這稱為頓入大乘的菩薩，是菩薩道的主流。
新的社會──淨土中，有菩薩僧，大多是沒有出家聲聞僧的；天王佛成佛，也是不現出家相的。
《自在王菩薩經》卷下，（大正13，934c24-25）：
「是天王佛及諸菩薩不著袈裟，皆著自生淨妙天衣，亦無結惑＊。」
＊惑＝戒【宋】【元】【明】【宮】。（大正13，934d，n.12）

隋‧吉藏撰《法華義疏》卷9，（大正34，592b28-c2）：
「一、出家成佛，如釋迦。二、在家成佛，如《智度論》云天王佛是，故不須鉢及袈裟；則調達成佛，號天王佛是也。三者、俱非，謂淨土佛。」
《大智度論》卷35〈釋報應品〉，(大正25，315b11~16)：

「問曰：如摩訶衍經中說：有佛以喜為食，不食揣(ㄔㄨㄞˇ)食。如天王佛，衣服儀容與白衣無異，不須缽食。何以言：四天王定應奉缽？

答曰：定者，為用缽者，故不說不用。
復次，用缽諸佛多，不用缽者少，是故以多為定。」

印度出家的釋迦佛，僅是適應低級世界──其實是印度特殊的宗教環境的方便。佛的真身，是現在家相的。
如維摩詰，「示有妻子，常樂梵行」；
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1〈2 方便品〉，(大正14，539a8-23)：

「爾時，毘耶離大城中有長者，名維摩詰，已曾供養無量諸佛，深植善本，得無生忍；……雖為白衣，奉持沙門清淨律行；雖處居家，不著三界；示有妻子，常修梵行；現有眷屬，常樂遠離；雖服寶飾，而以相好嚴身；……」

常啼東方求法，也與女人同車。
(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說常啼菩薩在大雲雷音佛所修行梵行，所以應是出家菩薩。在聲聞乘的比丘戒律中，是禁止單獨與異性共乘一車。)
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399〈77 常啼菩薩品〉，(大正6，1065b16-26)：

「父母報言：『汝應嚴辦供具、侍從，速當共往。』

時，長者女即便營辦五百乘車七寶嚴飾，亦令五百常隨侍女，恣意各取眾寶嚴身，…

其女既辦如是事已，恭敬啟請常啼菩薩前乘一車，身及父母侍女五百各乘一車，圍遶侍從常啼菩薩，漸漸東去，至妙香城。…」

《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24〈30 常啼菩薩品〉，(大正8，672b24-c1)：

「…時，長者女與常啼菩薩摩訶薩共乘一車，父母眷屬亦乘寶車。如是莊嚴導從圍繞，出所住舍，東行往詣法上菩薩摩訶薩所。…」

這是從悲智相應中，作到了情欲與離欲──情智的統一。
(以智化情，以智導情。) (悲智交融)

§1-2-2-3. 小結
聲聞的出家者，少事少業，度著乞食為法的生活。
佛法為淨化人類的崇高教化(如教師教育學生)，度此淡泊精苦的生活，不是負社會的債，是能報施主恩的。
換言之，真能修菩薩行，專心為法，過那獨身生活，教化生活，當然是可以的。
然而，菩薩行的真精神，是「利他」的。要從自他和樂的悲行中去淨化自心的，這不能專於說教一途，應參與社會一切正常生活，廣作利益有情的事業。
(如學者獨自專注研究，或如演說家各處向大眾演說。)

如維摩詰長者的作為，如善財所見善知識的不同事業：國王、法官、大臣、航海者、語言學者、教育家、數學家、工程師、商人、醫師、藝術家、宗教師等，這些都是出發于大願大智大悲，依自己所作的事業，引發一般人來學菩薩行。
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40〈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〉，(大正10，848b28-c2)

經後記說：「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百千偈中所說善財童子親近承事佛剎極微塵數善知識行中，五十五聖者善知識〈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〉。」

善財童子：《佛光大辭典》p.4888（網路版）略錄

梵語 Sudhana-śresthi-dāraka。為華嚴經入法界品中之求道菩薩，曾南行參訪五十五位善知識，遇普賢菩薩而成就佛道。
大乘佛教用以作為即身成佛之例證，其求法過程，則表示華嚴入法界之各階段。
據舊華嚴經卷四十五入法界品載，善財童子為福城長者之子，於入胎及出生時，種種珍寶自然湧現，故稱之為善財。其後受文殊師利菩薩之教誨，遍遊南方諸國。先至可樂國參訪(功)德雲比丘，受念佛三昧門。繼之，歷訪菩薩、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童子、童女、夜天、天女、婆羅門、長者、醫師、船師、國王、仙人、佛母、王妃、地神、樹神等，聽受種種法門，終至普賢菩薩道場，證入無生法界。
此外，其參訪諸善知識係表示因果漸證之先後順序。其中，初遇文殊以後至第四十一人，表示寄位修行之相，即寄十信行及三賢、十聖之位。其後十一人表示會緣入實之相，即總會前述階位差別之緣，而同入於實相之理，指親證妙覺。
其次遇第五十三位之彌勒菩薩，表示攝德成因之相，即攝此會緣入實之德，而為一生補處之正因。
其次再遇文殊菩薩，表示智照無二之相，即初遇文殊菩薩為「信智」之表徵，第五十四次之參訪又再遇文殊，為「證智」之表徵。至此，即表示善財遍求法門之結果已與本智相應，冥合而無二，已離能、所的分別之相，得以照體而獨立。
最後(第五十五次)遇普賢菩薩，表示顯因廣大之相，即既已達智證無二，故言亡慮絕，觸物皆道，法法全真，依正渾融，重重無盡，舉一法即是圓因，一切諸法莫不如此，是即普賢廣大之境界。
《華嚴經》〈入法界品〉，善財童子南行參訪五十五位善知識，以第一位與第五十四位同為文殊訶薩，又第五十一位之「德生童子」與次位之「有德童女」乃共於一會作問答，所以稱為參訪五十三位善知識，簡稱「五十三參」。
《入法界品》記載了善財童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後，為得知「菩薩云何學菩薩行，云何修菩薩道」，從莊嚴幢沙羅林出發次第南逰，參訪了五十三位善知識的故事。這五十三位善知識是：1）德雲比丘；2）海雲比丘；3）善住比丘；4）彌伽長者；5）解脫長者；6）海幢比丘；7）休捨優婆夷；8）毘目瞿沙仙人；9）勝熱婆羅門；10）慈行童女；11）善見比丘；12）自在主童子；13）具足優婆夷；14）明智居士；15）寶髻長者；16）普眼長者；17）無厭足王；18）大光王；19）不動優婆夷；20）遍行外道；21）鬻香長者；22）婆施羅船師；23）無上勝長者；24）師子頻申比丘尼；25）婆須蜜多女；26）鞞瑟胝羅居士；27）觀自在菩薩；28）正趣菩薩；29）大天神；30）安住地神；31）婆珊婆演底夜神；32）普德凈光夜神；33）喜目觀察眾生夜神；34）普救眾生妙德夜神；35）寂靜音海夜神；36）守護一切城增長威力夜神；37）開敷一切樹華夜神；38）大願精進力救護一切眾生夜神；39）妙德圓滿夜神；40）瞿波釋種女；41）摩耶佛母；42）天主光天女；43）遍友童子師；44）善知眾藝童子；45）賢勝優婆夷；46）堅固解脫長者；47）妙月長者；48）無勝軍長者；49）最寂靜婆羅門；50）德生童子(和有德童女)；51）彌勒菩薩摩訶薩；52）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；53）普賢菩薩摩訶薩。
為他利他的一切，是善的德行，也必然增進自己，利益自己的。利他自利，在菩薩行中得到統一。
(自利與利他的統一)
§2.從利他行中去成佛(分三)

§2-1. 三心(分三)

    菩薩行是非常深廣的，略舉大要，可從《般若經》的依止三心而行六度萬行來說。
三心，是「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大悲為上首，無所得為方便」。
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488〈3 善現品〉，(大正7，479c29-480b2)：

「〔1〕云何布施波羅蜜多？謂菩薩摩訶薩以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大悲為首，自捨一切內外所有，亦勸他捨內外諸物，持此善根，用無所得而為方便，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，是為布施波羅蜜多。

〔2〕云何淨戒波羅蜜多？謂菩薩摩訶薩以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大悲為首，自受持十善業道，亦勸他受持十善業道，持此善根，用無所得而為方便，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，是為淨戒波羅蜜多。

〔3〕云何安忍波羅蜜多？謂菩薩摩訶薩以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大悲為首，自具增上安忍，亦勸他具增上安忍，持此善根，用無所得而為方便，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，是為安忍波羅蜜多。

〔4〕云何精進波羅蜜多？謂菩薩摩訶薩以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大悲為首，自於五波羅蜜多懃修不捨，亦勸他於五波羅蜜多懃修不捨，持此善根，用無所得而為方便，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，是為精進波羅蜜多。

〔5〕云何靜慮波羅蜜多？謂菩薩摩訶薩以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大悲為首，自方便善巧入諸靜慮，不隨彼定勢力受生，亦勸他方便善巧入諸靜慮，不隨彼定勢力受生，持此善根，用無所得而為方便，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，是為靜慮波羅蜜多。

〔6〕云何般若波羅蜜多？謂菩薩摩訶薩以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大悲為首，自如實觀察一切法性，於諸法性無取無著，亦勸他如實觀察一切法性，於諸法性無取無著，持此善根，用無所得而為方便，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，是為般若波羅蜜多。

善現！是為諸菩薩摩訶薩大乘之相。」

參考：印順導師《學佛三要》(p.66-p.67)

§2-1-1. 無所得為方便
一、無所得為方便，是菩薩行的善巧──技巧。
一般人的行為，處處為自我的私欲所累，自己不得自在，利他也不外自私。
這惟有體悟空無所得，才能解脫自由。
聲聞雖體悟不取一切法相的空慧，由於偏于空寂，所以自以為一切究竟(無學位)，不再努力于自利利他的進修。這樣，無所得又成為(修菩薩道)障礙了。
菩薩的空慧，雖是法增上的理智，但從一切緣起有中悟解得來，而且是悲願──上求佛道，下化有情所助成的，所以能無所為而為，成為自利利他的大方便。
三心          三增上
智慧      ──法增上(為了契入空性，修菩薩行。)
無上菩提願──自增上(為了圓成佛道，修菩薩行。)
慈悲      ──世間增上(為了度化有情，修菩薩行。)
§2-1-2. 一切智智相應作意
二、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是菩薩行的志向。一切智智即佛的無上覺。心與佛的大覺相應，淺顯的說，這是以悲智圓成的大覺大解脫為目標，立定志向而念念不忘的趨求，要求自己也這樣的大覺，這是自增上的意志。
一般人的意欲，以自我為中心而無限的渴求。
聲聞行以無貪得心解脫，偏於自得自足。
菩薩的發菩提心，是悲智融和淨化了的意志。有這大願欲，即是為大覺而勇于趨求的菩薩。
§2-1-3. 大悲為上首
三、大悲為上首，菩薩行的方便、志趣，都以大悲為上首的。大悲是菩薩行的動機，是世間增上的情感。為了救濟一切，非以無所得為方便，一切智智為目標不可。
「菩薩但從大悲生，不從餘善生」。
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40〈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〉，(大正10，846a13-22)：

「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體故。因於眾生而起大悲，因於大悲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成等正覺。
譬如曠(ㄎㄨㄤˋ)野沙磧(ㄑ｜ˋ)之中有大樹王，若根得水，枝葉、華果悉皆繁茂。
生死曠野菩提樹王，亦復如是。一切眾生而為樹根，諸佛菩薩而為華果，以大悲水饒益眾生，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。何以故？若諸菩薩以大悲水饒益眾生，則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。是故菩提屬於眾生，若無眾生，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。」

曠(ㄎㄨㄤˋ)野：空曠的原野。

磧(ㄑ｜ˋ)：(1)淺水中露出的砂石。(2)沙漠。

《十二門論疏》卷1，(大正42，179a7-9)：

「又華嚴云：金剛，但從金性出，不從餘寶生；菩提心，唯從大悲生，不從餘善生。」

「未能自度先度他，菩薩於此初發心」。
《大般涅槃經》卷34，（大正12，838a5）：

「自未得度先度他，是故我禮初發心。」

《大智度論》卷49〈20 發趣品〉，(大正25，415b28-c6)：

「「遠離親白衣」者，行者以妨道故出家，若復習近白衣，則與本無異。以是故，行者先求自度，然後度人；若未能自度而欲度人者，如不知浮人，欲救於溺，相與俱沒！是菩薩遠離親白衣，則能集諸清淨功德；深念佛故，變身至諸佛國。
出家，剃頭、著染衣，所以者何？常樂出家法，不樂習近白衣故。」

菩薩行的心髓，以慈悲為本，從利他中完成自利(其實是自利與利他的互相促進)，進展到自利利他的究竟圓成。
§2-2. 依三心修六度(分二)

§2-2-1. 總說
    依三心，才能修菩薩的六度。但這是說，菩薩的一切德行，不能離去這偉大目標，純正動機，適當技巧，不是說三者圓滿了再來修學。
六度是菩薩行的大綱，如《增一含‧序品》說：「菩薩發意趣大乘，如來說此種種別，人尊說六度無極，布施、持戒、忍、精進、禪、智慧力如月初，逮(ㄉㄞˋ)(達到)度無極(彼岸、涅槃)觀諸法」。
《增壹阿含經》卷1〈1 序品〉(大正2，550a12-14)

§2-2-2. 別說六度(分七)

§2-2-2-1. 布施度
現在略敘他的特點：
一、施：菩薩布施，初發心時，即將一切捨與有情。不僅是財物，就是自己的身體，知能，也否定為私有的，奉獻于一切，因為這是依于父母師長等而來。
即以財物來說，再不看作自己的。一切屬於一切，自己僅是暫時的管理人。(主人需要時，就還給主人。)
從世間緣成，世間共有的立場，為法、為人而使用這些。
修行的功德，也是由于佛菩薩的教導，有情的助成，也不能執為自己私有的。願將此一切歸于──回向有情，等一切有情成佛，自己再成佛。
(功德迴向「眾生、真如、佛果」。)
迴自向他：迴向眾生
迴因向果：迴向佛果
迴事向理：迴向真如、實際

「有一眾生未成佛，終不于此取泥洹」。
這樣的一切施，即菩薩「淨施」。
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卷3，(大正19，119b12-20)：

「妙湛總持不動尊，首楞嚴王世希有，
銷我億劫顛倒想，不歷僧祇獲法身。

願今得果成寶王，還度如是恒沙眾，
將此深心奉塵剎，是則名為報佛恩。

伏請世尊為證明，五濁惡世誓先入，
如一眾生未成佛，終不於此取泥洹。
大雄大力大慈悲，希更審除微細惑，
令我早登無上覺，於十方界坐道場，

舜若多性可銷亡，爍迦囉心無動轉。」

《首楞嚴義疏注經》，(大正39，873a19~23)：

「舜若多(梵語 śūnya)，云空也。虛空之性，不可銷滅，今尚可滅。上求下化菩提之心，終無移動，故不動轉。爍迦羅(梵語 cakra)，云豎(堅)固不壞也。又翻為輪，輪有摧碾(ㄋ｜ㄢˇ)。謂悲智之心，自利利他，皆能摧碾惑業苦故。」

http://w3.lopon.org.tw/culture/fa-yu/part03/920525.htm
菩提心有三譬喻：一、如國王般的菩提心，二、如船長般的菩提心，三、如牧羊人的菩提心。
(1)譬如彌勒日巴所發的菩提心，就是國王般的：自己先證悟，爾后再渡人。
(2)船長般的菩提心，是願與眾生一道(起)成佛。
(3)牧羊人菩提，是如牧羊者，永遠都在羊群之後，保護眾生，直至眾生皆成佛，自己最後再成佛。譬如文殊菩薩，雖早已成為七佛之師，仍不願成佛…。
§2-2-2-2. 持戒度(分二)

§2-2-2-2-1. 聲聞戒與菩薩戒的次第不同
二、戒：為自他和樂善生而不得殺、盜、淫、妄，菩薩是更徹底的。聲聞適應印度重定的天行──重于離欲淨心，以不淫、盜、殺、妄為次第，嚴格的禁止男女情欲。
菩薩從「本來清淨」、「本來不生」的悟解，又從淨化自心而回復到自他的和樂，以不殺、盜、淫、妄為次第。
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9〈26 隨知品〉，(大正8，579b23-24)：

「一切法本來清淨，當知般若波羅蜜亦如是…。」

《大智度論》卷77〈63 等學品〉，(大正25，606a19-25)：

「須菩提問：「如是學為學薩婆若？」

佛反問須菩提：「於汝意云何？色等諸法如及如來如，是如為盡、滅、斷不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不！是『如』從本已來，不集、不和合，云何有盡？本來不生，云何有滅？是法本來虛誑，無有定相，云何可斷？」
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能如是學如，為學薩婆若。」」

薩婆若(梵語：Sarvajñā)，意譯一切智。

對於一切有情的悲濟，雖不為局限于人類的學者所諒解，但擴展慈悲不忍的同情到一切，顯出了對於善生的無限尊重。
§2-2-2-2-2. 菩薩戒之性戒開緣的真義(分五)

從大智的契合真理，大悲的隨順世間來說，戒律決非消極的「不」、「不」，就可以了事；必須慈悲方便的能殺，能盜，能淫，能妄(不殺生戒等的開緣)，才能完滿的實現。
《菩薩戒本》卷1，(大正24，1112a3-c3)：

「（輕戒第九條）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，善權方便為利他故，於諸性罪少分現行，由是因緣於菩薩戒無所違犯，生多功德。…」

《瑜伽師地論》卷41〈10戒品〉(大正30，517b6-518a6)。

※詳參見【附錄】

§2-2-2-2-2-1. 不殺生戒開緣的真義
如有人殘害人類──有情，有情因此遭受難堪的苦迫。如不殺這惡人，有情會遭受更大的慘運；惡人將造成更大的罪惡，未來會受更大的痛苦。
那麼寧可殺這惡人，寧可自己墮地獄，不能讓他作惡而自害害他。
這樣，應以慈悲心殺這惡人，這不是殺少數救多數，是普救一切，特別是對於作惡者的憐愍。因為憐愍他，所以要殺他。但願他不作惡業，不墮地獄，即使自己因此落地獄，也毫不猶豫。
對於殺害這個人，是道德的(善性意業)，是更高的德行，是自願犧牲的無限慈悲。
§2-2-2-2-2-2. 不偷盜戒開緣的真義
無論是國王、宰官、平民，如有非法的奪取財物，那不妨「廢其所主」，取消這王臣及聚落主的權位，從巧取、豪奪、侵佔、偷竊者手中奪回來，歸還被奪者，這當然需要方便－－技巧。推翻他，從他手中索回，對于這個人或少數人也是善行。
如讓他受用非法得來的財物，即會加深他的罪惡；奪他，即是拯救他。
菩薩的心中，是沒有疾惡如仇的，應該是悲憫惡人過于善人。但這不是姑息縱惡，要以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」的精神，起來殺他奪他。
《西歸直指》卷2，(《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》62，113a15)：

「地藏菩薩云：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。」

§2-2-2-2-2-3. 不妄語戒開緣的真義
對于合理的少數或個人──多數是更應該的，為了救護他，不使他受非法的殺害、掠奪、奸淫、欺誑，如非妄語不可時，即不妨妄語。
§2-2-2-2-2-4. 不邪淫戒開緣的真義
對於異性的戀合，如可以因此而引他入正途，使他離惡向善，出家者，也不妨捨戒還俗，以悲憫心而與他好合。
§2-2-2-2-2-5. 小結
總之，不得殺、盜、淫、妄，為佛法極嚴格的戒條，甚至說：一念盜心即犯盜戒，一念淫心即犯淫戒，謹嚴到起心動念處。然而為了慈悲的救護，菩薩可以不問所受的戒而殺、盜、淫、妄。
這樣的犯戒，是合理的持戒，是究竟的持戒，所以說：「有犯戒成尸羅波羅蜜，謂菩薩教化眾生，不自觀戒」。
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卷1，(大正24，1079c6-9)：

「天子又問：頗有毀戒，名尸波羅蜜耶？
（文殊師利）答言：有。

問言：是誰？
答言：天子！若菩薩多益一切眾生，不自觀戒，如是毀戒，名尸波羅蜜。」

§2-2-2-3. 忍辱度
三、忍：施能攝受大眾，戒能和樂大眾，但有情間的隔礙，誤會嫉害，是免不了的。菩薩為了貫徹上求佛道，下化眾生的志願，必須堅定的忍耐，經得起一切的迫害苦難；即使是犧牲生命，也不能違背菩薩行。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這才能完成菩薩的施與戒等德行。
§2-2-2-4. 精進度
四、進：這已略有說到。菩薩行的精進，是無限的，廣大的精進，修學不厭，教化不倦的。發心修學，救濟有情，莊嚴國土，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切的一切，不是聲聞那樣的為了有限目標，急求自了而努力。
菩薩是任重致遠的，如休捨優婆夷那樣，但知努力於菩薩行的進修，(不)問什麼成不成佛。
(精進修六度萬行，而不計執什麼時候成佛。)
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64〈39 入法界品〉，(大正10，343c21-345a2)：

「爾時，善財童子入普莊嚴園，周遍觀察，見休捨優婆夷坐於妙座，往詣其所，頂禮其足，遶無數匝，……

善財童子言：「聖者久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？」

答言：「善男子！菩薩不為教化調伏一眾生故發菩提心，不為教化調伏百眾生故發菩提心，乃至不為教化調伏不可說不可說轉眾生故發菩提心；不為教化一世界眾生故發菩提心，…不為教化閻浮提微塵數世界眾生故發菩提心，…
不為供養一如來故發菩提心，…不為供養一世界中次第興世諸如來故發菩提心，…不為供養一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世界中次第興世諸如來故發菩提心，…
不為嚴淨一世界故發菩提心，…不為嚴淨一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世界故發菩提心，…
不為住持一如來遺法故發菩提心，…不為住持一世界如來遺法故發菩提心，…不為住持一閻浮提微塵數世界如來遺法故發菩提心，…。
如是略說，不為滿一佛誓願故，不為往一佛國土故，不為入一佛眾會故，不為持一佛法眼故，不為轉一佛法輪故，…乃至不為知不可說不可說轉佛剎微塵數眾生煩惱習海故，發菩提心。……

善男子！菩薩行普入一切法皆證得故，普入一切剎悉嚴淨故。是故，善男子！嚴淨一切世界盡，我願乃盡；拔一切眾生煩惱習氣盡，我願乃滿。」」

§2-2-2-5. 禪定度
五、禪：這是自心調伏的靜定，不一定是靜坐，坐不過是初學的方便。菩薩禪要與悲智相應，從一切處去實踐，做到動定靜也定，如維摩詰所說的那樣。
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1〈3 弟子品〉，(大正14，539c15-27)：

「爾時長者維摩詰，自念：「寢疾于床，世尊大慈，寧不垂愍？」
佛知其意，即告舍利弗：「汝行詣維摩詰問疾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不堪任詣彼問疾。所以者何？憶念我昔，曾於林中宴坐樹下。
時，維摩詰來謂我言：『唯，舍利弗！不必是坐，為宴坐也。夫宴坐者，不於三界現身意，是為宴坐；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，是為宴坐；不捨道法，而現凡夫事，是為宴坐；心不住內亦不在外，是為宴坐；於諸見不動，而修行三十七品，是為宴坐；不斷煩惱，而入涅槃，是為宴坐。若能如是坐者，佛所印可。』

時我，世尊！聞說是語，默然而止，不能加報。故我不任詣彼問疾。」」

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(p.984)：

「舍利弗在山林宴坐，維摩詰告訴他：「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，是為宴坐」。在滅盡定中，能起諸威儀──行、住、坐、臥、揚眉、瞬目、舉手、說話等，應從《龍相應頌》的「那伽常在定」而來，是動靜一如的禪法。與上座部系的禪法大異；大眾部說：「在等引位，有發語言」，倒有點相近。」

《中含‧龍象經》也說：「內心至善定，龍(比喻佛)行止俱定，坐定臥亦定，龍一切時定」。
《中阿含．118龍象經》卷29〈1 大品〉(大正1，608c13-15)

又如彌勒菩薩那樣的「不修禪定，不斷煩惱」，可作初學菩薩行的模範。(不修深禪定，不斷細煩惱。)
《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》卷1，(大正14，418c4-15)：

「爾時，優波離亦從座起，頭面作禮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世尊往昔於毘尼中及諸經藏說：阿逸多次當作佛，此阿逸多具凡夫身，未斷諸漏，此人命終，當生何處？其人今者雖復出家，不修禪定，不斷煩惱，佛記此人成佛無疑，此人命終，生何國土？」
佛告優波離：「諦聽！諦聽！善思念之。如來、應、正遍知，今於此眾說彌勒菩薩摩訶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。此人從今十二年後命終，必得往生兜率陀天上。」
爾時，兜率陀天上有五百萬億天子，一一天子皆修甚深檀波羅蜜，為供養一生補處菩薩故。…」

因為如悲心不足，功德不足，急急的修定，不是落於外道「味定」，就落入聲聞「證實際」的窠臼(ㄎㄜㄐ｜ㄡˋ)。
印順導師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(p.377)：

「定有三種：味定、淨定、無漏定。
與般若相應的，名無漏定；
能遠離一分煩惱，有漏善心現前，名為淨定。
以愛著為主，於定境貪戀繫著，或恃定而起慢等，是味定。」

《大智度論》卷51〈23 含受品〉，(大正25，427a23-b2)：
「復次，我乃至知者、見者無故，實際亦無；實際無故，無數亦無；無數無故，無量亦無；無量無故，無邊亦無；無邊無故，一切法亦無。以是故，一切法無，畢竟清淨。是摩訶衍能含受一切眾生及法，二事相因：若無眾生，則無法；若無法，則無眾生。
先總相說一切法空，後一一別說諸法空。
實際，是末後妙法，此若無者(空空：空性也是無自性)，何況餘法！
從不可思議性乃至如涅槃性，亦如是。」

窠臼(ㄎㄜㄐ｜ㄡˋ)：比喻陳舊、一成不變的規格模式。
實際：《佛光大辭典》p.5791（網路版）略錄
梵語 bhūta-koti。真實際極之意。指絕離虛妄之涅槃實證；又指真如之理體。
金剛三昧經（大九‧三七○上）：「佛言，實際之法，法無有際，無際之心，則入實際。」
又大智度論卷三十二（大二五‧二九七下）：「實際者，以法性為實，證故為際。如阿羅漢，名為住於實際。（中略）善入法性，是為實際。（中略）實際即涅槃。」
中論卷四（大三○‧三六上）：「究竟推求世間、涅槃實際無生際，以平等不可得故，無毫釐差別。」
此謂涅槃即實際，而生死與涅槃平等不可得，而無毫釐之別。
禪宗常用「實際理地」一語，表示超越斷絕一切差別妄見的平等一如之世界，或真實究竟之境地。
此外，一般則轉申其義，相對於理論、空論，而以「實際」表示事實或實踐之意。
《辯中邊論》卷上，大正31，465c20~21：
「由無倒義，說為實際，非諸顛倒依緣事故。」

禪定是六度的一度，但應先從悲智中努力。
§2-2-2-6. 般若度
六、慧：從勝義慧的悟入緣起性空說，這是與聲聞一致的。不過菩薩應先廣觀一切法空，再集中於離我我所見。
《中論》卷3〈18 觀法品〉，(大正30，23c24-25)：

「得無我智者，是則名實觀，得無我智者，是人為希有。」

參考：印順導師《中觀論頌講記》(p.319-p.320)

同時，不但是勝義慧，也重於世俗智，所以說：「菩薩求法，當於五明處求」。
《瑜伽師地論》卷13，(大正30，345a22-23)：

「何等名五明處？謂內明處、醫方明處、因明處、聲明處、工業明處。」

五明中，「聲明」是文字、音韻學等；
「因明」是論理學，認識論；
「醫方明」是醫藥，衛生學等；
「工巧明」是理論科學，實用科學；
「內明」才是佛法。
如不能這樣，怎能教化有情？
§2-2-2-7. 小結
菩薩的自利利他行，一切都攝在這六度中。
§2-3. 依六度圓滿三心(分二)

§2-3-1. 菩薩道的歷程(二道五菩提)(分五)
    菩薩的修行六度，出發於三心，歸結於三心，又進修於三心的推移過程中。試約菩薩行的歷程來解說：
§2-3-1-1. 發菩提願(發心菩提)
一、立菩提願，動大悲心，得性空見──無所得，這即是無貪、無瞋、無癡三善根的擴展。
起初，以大悲心、真空見來確立大徹悟，大解脫的大菩提願，即是發菩提心──這等於八正道的從正見而正志。不過八正道重於解脫，不談慈悲。
§2-3-1-2. 修慈悲行(伏心菩提)
二、本著三心和合的菩提願，從自他和樂本位，修施、戒、忍、精進，也略學禪、慧，作種種利他事業；這等於八正道的從正志到正精進，即是修大悲行。
§2-3-1-3. 證空性智(明心菩提)
三、這樣的本著三心而精進修行，等到悲心悲事的資糧充足，這才轉向自心淨化，修定發慧；這等於八正道的從正精進到正定。由利他而自利，證無所得的空寂理，這是般若的實證。
§2-3-1-4. 嚴土熟生(出到菩提)
四、接著，本著實證慧導攝的三心，廣修六度，再從自他和樂本位，「成熟有情，莊嚴國土」，即是以自利成利他的大悲行──略近聲聞自證以上的隨緣教化。
《大智度論》卷75〈58 夢中入三昧品〉，(大正25，590c11-13)：

「菩薩過聲聞、辟支佛地，得無生法忍、授記，更無餘事，唯行淨佛世界、成就眾生。」

§2-3-1-5. 圓成佛果(無上菩提)
末了，自利圓滿，利他圓滿，圓成究竟的大菩提。這佛陀的大菩提，即無貪、無瞋、無癡三善根的圓成；也是依法、依世間、依自的德行的完成。成佛，即是擴展人生，淨化人生，圓滿究竟的德行，這名為即人成佛。
二道五菩提：
發心----發菩提心----------重於信願------發心菩提          發心

般若道   修行----修慈悲行----------重於慈悲------伏心菩提
證果----證入空性-----------重在般若                      修行

發心----發勝義菩提心-----信智合一           

方便道   修行----行嚴土熟生事-----悲智雙運-----出到菩提
證果----證得無上菩提-----圓滿究竟-----無上菩提           證果

(一)《大智度論》卷100，（大正25，754b28）：

「菩薩道有二種：一者、般若波羅蜜道，二者、方便道。」

(二)《大智度論》，（大正25，438a3~13）
「復有五種菩提：

一者、名發心菩提：於無量生死中發心，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，名為菩提，此因中說果；

二者、名伏心菩提：折諸煩惱，降伏其心，行諸波羅蜜；

三者、名明心菩提：觀三世諸法本末總相、別相，分別籌量，得諸法實相，畢竟清淨，所謂般若波羅蜜相；

四者、名出到菩提：於般若波羅蜜中，得方便力故，亦不著般若波羅蜜，滅一切煩惱，見一切十方諸佛，得無生法忍，出三界，到薩婆若(sarvajña：一切智)；

五者、名無上菩提：坐道場，斷煩惱習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§2-3-2. 小結
    菩薩不從自私的私欲出發，從眾緣共成的有情界──全體而發心修行。對於依法、依自、依世間的，無貪、無瞋、無癡的德行，確能完滿開展而到達完成。
然從菩薩的入世濟生說，我們的世間，由於菩薩僧的從來沒有建立，始終受著聲聞僧的限制，形成與世隔離。所以菩薩的理想世界──淨土，還不能在這個世間出現。
印順導師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(p.121-p.122)：

「龍樹有「立師教戒，更造衣服」，也就是有別立大乘僧伽的意圖。但沒有實現這一理想，可見為了避免諍論，或被誤會為叛離佛教。這可見個人的理證不難，而大眾制度的改革，卻是很不容易的！」

有合理的世界，更能修菩薩行，開展增進德性而成佛；如在和樂的僧團中，比丘們更容易解脫一樣。
所以如確為大乘根性的菩薩眾，應該多多為彌勒世界的到來而發心！
印順導師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(p.30)：

「彌勒菩薩下生成佛，有二種好處：

一、彌勒下生成佛時候的世界，和我們現在所住的五濁惡世不同，那時候的世界是清淨幸福的。依據經文所說，那時世界和平，人口眾多，財富無量，沒有苦痛與困難，真是快樂極了。所以佛弟子希望彌勒早早下生到這個世界來，大家好同享和平自由的幸福。

二、彌勒菩薩下生成佛，佛法昌隆，所謂龍華三會，有眾多眾生發出離心了生死，眾多眾生發菩提心志願成佛。
(1)從世間方面看，那時的世界是繁榮幸福的；
(2)從佛法方面看，是充滿了真理與自由的。
必須這二方面具足，才可稱為快樂幸福的世界。」
依《彌勒下生成佛經》所述，彌勒菩薩下生娑婆世界人壽八萬四千歲，又以每百年增一歲，則可換算約56億多年。

又另一部經述：彌勒菩薩至兜率天4千歲下生人間成等正覺，以兜率天一天計人間400年計算，約合5億多年。

《佛說彌勒上生兜率陀天經》云：「閻浮提歲數五十七億萬歲，爾乃下生於閻浮提，如彌勒下生經說。」此處當言千萬為億，翻譯的人直譯文句，不會去考慮國情不同，故閻浮提歲數五億七千萬歲，彌勒菩薩下生閻浮提，應該如是說。如此即與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陀天，天壽4,000歲，壽盡下生成佛，此時間為5億7千萬年後，才能不謀而合。
───第十九章───

圓滿
【附錄】
◎《瑜伽菩薩戒》「第九條輕戒」

一、《瑜伽師地論．本地分》 

《瑜伽師地論》卷41〈10戒品〉(大正30，517b6-518a6)
「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，善權方便，為利他故，於諸性罪少分現行，由是因緣，於菩薩戒無所違犯，生多功德。
(1)[不殺生戒之開緣]

謂如菩薩見劫盜賊，為貪財故，欲殺多生，或復欲害大德、聲聞、獨覺、菩薩，或復欲造多無間業。見是事已，發心思惟：「我若斷彼惡眾生命，(自己)墮那落迦；如其不斷，(他)無間業成，當受大苦。我寧殺彼，(自己)墮那落迦，終不令其受無間苦。」
如是菩薩意樂思惟，於彼眾生或以善心或無記心，知此事已，為當來故，深生慚愧，以憐愍心而斷彼命。由是因緣，於菩薩戒無所違犯，生多功德。
(2)[不偷盜戒之開緣]
又如菩薩見有增上、增上宰官，上品暴惡，於諸有情無有慈愍，專行逼惱。菩薩見已，起憐愍心，發生利益安樂意樂，隨力所能，若廢、若黜增上等位。由是因緣，於菩薩戒無所違犯，生多功德。
又如菩薩見劫盜賊奪他財物，若僧伽物、窣堵波物，取多物已，執為己有，縱情受用。菩薩見已，起憐愍心，於彼有情發生利益安樂意樂，隨力所能，逼而奪取，勿令受用如是財故，當受長夜無義無利。由此因緣，所奪財寶，若僧伽物，還復僧伽；窣堵波物，還窣堵波；若有情物，還復有情。
又見眾主，或園林主，取僧伽物、窣堵波物，言是己有，縱情受用。菩薩見已，思擇彼惡，起憐愍心，勿令因此邪受用業，當受長夜無義無利，隨力所能，廢其所主。菩薩如是雖不與取，而無違犯，生多功德。
(3)[不邪婬戒之開緣]

又如菩薩處在居家，見有母邑現無繫屬，習婬欲法，繼心菩薩求非梵行。菩薩見已，作意思惟：「勿令心恚，多生非福，若隨其欲，便得自在，方便安處，令種善根，亦當令其捨不善業。」住慈愍心，行非梵行。雖習如是穢染之法，而無所犯，多生功德。
出家菩薩，為護聲聞聖所教誡，令不壞滅，一切不應行非梵行。
(4)[不妄語戒之開緣]

又如菩薩為多有情解脫命難、囹圄縛難、刖手足難、劓鼻、刵耳、剜眼等難，雖諸菩薩為自命難，亦不正知說於妄語，然為救脫彼有情故，知而思擇，故說妄語。
以要言之，菩薩唯觀有情義利，非無義利，自無染心，唯為饒益諸有情故，覆想正知而說異語。說是語時，於菩薩戒無所違犯，生多功德。
(5)[不兩舌戒之開緣]

又如菩薩見諸有情，為惡朋友之所攝受，親愛不捨。菩薩見已，起憐愍心，發生利益安樂意樂，隨能隨力說離間語，令離惡友，捨相親愛，勿令有情由近惡友，當受長夜無義無利。
菩薩如是以饒益心說離間語，乖離他愛，無所違犯，生多功德。
(6)[不惡口戒之開緣]

又如菩薩見諸有情，為行越路非理而行，出麁惡語，猛利訶擯，方便令其出不善處，安立善處。
菩薩如是以饒益心於諸有情出麁惡語，無所違犯，生多功德。
(7)[不綺語戒之開緣]

又如菩薩見諸有情，信樂倡伎、吟詠、歌諷，或有信樂王、賊、飲食、婬蕩、街衢、無義之論，菩薩於中皆悉善巧，於彼有情起憐愍心，發生利益安樂意樂，現前為作綺語，相應種種倡伎、吟詠、歌諷、王、賊、飲食、婬、衢等論，令彼有情歡喜引攝，自在隨屬，方便獎導，出不善處，安立善處。
菩薩如是現行綺語，無所違犯，生多功德。」
二、太虛法師

太虛法師《瑜伽菩薩戒本講義》（太虛大師全書，第十六冊，p.373-p.378），2006年1月。
此下有七條別明性戒，亦與聲聞不共。

性戒者，謂此法自性是罪惡，必應戒除，故為外內小大之所共戒。然大菩薩為利生故，毫不為自私自利，亦可權巧方便而開少分；然須地上菩薩智慧力強，善思決擇，乃能正行。
(1)[不殺生戒之開緣]

如有盜賊傷害有情，乃至聲聞、菩薩、弒父、弒母、出佛身血，將造五無間業，菩薩見已起憐憫心，願自墮那落迦──地獄──而不令彼無間業成。以大悲心，無瞋恚意而殺於彼，生多功德。
(2)[不偷盜戒之開緣]

如有君主、官吏以及惡霸、土豪、暴虐無道，剝奪民財，妨害道路，擄掠行人，菩薩見已，痛念有情，弔民伐罪，孰曰不宜！或知彼是塔寺僧物，在家眾物，奪為己有，姿意受用，菩薩方便，施以強力，取還原處，不名犯戒，反生功德。

(3)[不邪婬戒之開緣]

此明在家菩薩遇男無妻、女無夫者，對於菩薩婬欲熾盛，求作不淨之行，菩薩見已，生憐憫心，調彼伏彼，安立善處，攝為夫婦，生多功德。但此唯在家菩薩可作之，而出家菩薩欲作此饒益，應先白眾退出家戒，還俗、方可攝受。否則、破壞佛制出家團體律儀，故特不許。
(4)[不妄語戒之開緣]

菩薩為諸有情脫離苦難，謂斷手足、削耳鼻舌、剜眼等難。菩薩為自命難亦不妄語，今為利益有情，以大悲心，非愛染意，雖說妄語，不名犯戒。
(5)[不兩舌戒之開緣]

菩薩見諸有情，為諸惡友之所引誘，不能遠離，菩薩方便說離間語，令離惡友而近善知識者，不名犯戒。
(6)[不惡口戒之開緣]

如遇緊急關頭，有諸有情須以呵罵令改過遷善者，菩薩當以猛利粗言，說其過咎而痛斥之，亦是方便饒益有情之一法。故言雖凶暴粗惡，不名犯戒。如應訶斥而不訶斥之者，犯戒。
(7)[不綺語戒之開緣]

或有喜談伎女、優伶、淫坊街衢、歌笑諷詠之語，及聞帝王、官吏、盜賊、飲食之事。菩薩知彼，若正教之必不樂受，方便隨順而說綺語，為利生故，不名犯戒。
三、續明法師
續明法師《瑜伽菩薩戒本講義》，(p.71-p.86)，台北，佛陀教育基金會，2005年5月。
自此以下，至「菩薩如是現行綺語，無所違犯，生多功德」，涼譯本無。此等皆係顯示菩薩為利生故，於殺生等性罪，可少分現行，由此益見菩薩利生益物之方便無邊。但此等皆是登地以上菩薩所能為的，不是一般初發心者所能做的。所以在自己智慧慈悲沒有深固基礎之前，這些性罪，是不可輕易多開的。所以與其勉效菩薩而招過失，倒不如嚴守堅持不犯為妙。必需悲心充沛，機物現前，熟思審慮，知必益多而過少，庶可偶一為之，故文云：「於諸性罪少分現行」。決不可視為當道，冒菩薩之名而行煩惱之實，徒招無邊生死，那就得不償失了。所以說：住戒菩薩，以「善權方便，為利他故，於諸性罪少分現行」。既無『善權方便』，即顯不是必行當道。無『為利他故』，即顯不是出於慈憫心，而由於貪欲、恚惱之心。無『少分現行』，即顯非具一般殺生現行，而是在悲憫有情的心情下，雖有殺生之事相、欲樂、方便究竟，而沒有煩惱，以不具一切，所以說：『少分現行』。因為菩薩事先觀察，自越性罪，而能令他多獲利益，所以「由是」菩薩以慈愍心，為利益他之「因緣」，雖作殺生等性罪之事，以非由於染汙心，故「於菩薩戒，無所違犯」，以由憐愍心作，故「生多功德」。殺生等罪，性是不善，不但損惱於他，亦損惱於自，但有現行，便障沙門果，往於惡趣。今菩薩作殺生等事，不是說絕對無過，菩薩急於為人，雖有性罪，然如少許鹽，放入大江大河中，不覺其鹹味一樣。

假使不是利生為心，而藉此為名目，做殺生等事，那就罪過無邊了。
(1)[不殺生戒之開緣]

此正明性罪不共之相。「謂如菩薩見惡劫賊」，此中且舉劫賊為例，當知其他有情，亦有由猛利瞋癡為緣，而欲作殺多生等事。起貪欲心「為貪財故」，此中以欲心為殺生意樂，亦有起瞋癡心為殺生意樂者。如是三毒隨為因緣，「欲」於一時頓「殺」很「多」眾「生」，「或復」生起極惡猛利貪瞋煩惱，而「欲」殺「害大德、聲聞、獨覺、菩薩」。三乘聖者，是敬田故，名為大德。由此事故，名重殺生，「或復」正「欲造」作弒父、弒母等「多無間業」。－弒父、弒母、弒聖人（聲聞、獨覺、菩薩）弒和尚、弒阿闍黎、出佛身血、破和合僧，名為五逆罪，當墮阿鼻地獄受極重苦，更無緣果於中間相隔，故名無間。以此業能感無間地獄，名無間業。

菩薩「見是事已」，起憐愍心，「發心思惟：我若斷彼惡眾生命」，自犯殺生性罪，當「墮那落迦」中──那落迦此云苦處。又名地獄，即造罪惡之人所生之處。「如其不斷」，令彼殺害眾多眾生，及殺父殺母等「無間業成」，必「當」墮於無間地獄「受大苦」惱。現在「我寧」犯「殺彼」造惡業有求情，殺生罪「墮」於「那落迦」──地獄中，受犯戒苦，「終不令其」由造極重惡業，而「受無間苦」。以「如是」大慈悲心，為「菩薩意樂思惟」，然後「於彼」惡「眾生」所，「或於」定力之「善心」，起知心智，知彼有情欲造惡業，「或」於神通之力「無記心」，起他心智，知彼決定作極重惡事，除殺彼之一途，更無其他方便能轉彼業。菩薩「知此事已」，雖於已造殺生業，當墮那落迦中，而「為當來」將感惡趣之果，「深生慚愧」，往復思已，確知對彼有益，於是「以憐愍心，而斷彼命」。

菩薩「由是」殺生「因緣於菩薩戒」，不但「無所違犯」，而且「生多功德」。雖於彼惡眾生所，少加於苦，然能令彼於未來中多受快樂。如是菩薩以饒益心斷眾生命，故無有罪，生多福德。
(2)[不偷盜戒之開緣]
此言菩薩善權方便，為利他故，於不與取戒少分現行。於中分三：初、廢黜其位。

[1]「又如菩薩見有」世間名位尊高──「增上」之國王，或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輔相大臣──「增上宰官」，濫用執權，從心所欲，以「上品」猛利煩惱，行「暴惡」事，所謂橫征暴斂，嚴法酷刑，「於諸有情無有慈愍，專行」壓「逼惱」害之事，彼由此上品暴惡為緣，當受長夜無義無利。住戒「菩薩見」是事「已，起憐愍心」，知彼暴惡國王宰輔大臣，更無方便令彼改變，於是「發生利益安樂意樂」，以弔民伐罪及令彼暴惡國王大臣離苦得樂之心，「隨力所能」，於彼國王增上之位，「若」力能「廢」棄者，則廢棄之，於彼增上宰輔大臣等，「若」力能貶「黜」者，則貶黜之。菩薩如是以憐愍心，於彼國王宰輔大臣「增上等位」，外現瞋忿，廢黜其位，而內實慈悲，「由是因緣，於菩薩戒，無所違犯」，生多功德。
[2]此明奪取盜賊非法之物。「又如菩薩見」有強「盜劫賊，奪他財物」：所謂奪取「若僧伽物」──即眾僧物：「窣堵波物」──即佛塔物。「取多物已，執為已有，縱情受用」，以此等係三寶物，隨意取用其過甚重，當於長夜受惡趣苦。「菩薩見」是事「已」，「起憐愍心，於彼有情發生利益安樂意樂」，當「隨力所能」以強「逼」手段，將其所取僧伽物或窣堵波物「而奪取」過來，「勿令」彼劫盜賊，由「受用如是財故」，於未來世中，「當受長夜無義無利」的苦果。菩薩「由此」以憐愍心欲饒益彼為「因緣」，將「所奪」來之「財寶」法物，「若」知是「僧伽物」，即當「還復僧伽」；「若」知彼物是「窣堵波物」，即當「還窣堵波」；「若」知彼物是某「有情物」，即當「還復有情」。如是菩薩以憐愍心，施以強力，奪彼財物，而還復原處；於菩薩戒，無所違犯，生多功德。

    [3]此奪執僧事者，或執塔事者非法之物。「又」住戒菩薩，「見」彼執僧事者之「眾主」，「或」見執佛塔寺廟事者之「園林主」，彼等「取僧伽物」，或「窣堵波物，言是己有」，不知慚愧，而「縱情受用」。住戒「菩薩見」是事「已」，內自「思擇彼」以侵損盜用眾僧，及佛塔寺廟之物，獲極重罪，當墮「惡」趣，菩薩因是「起憐愍心，勿令」彼眾主或園林主，「因此」不合正理之「邪受用業，當受長夜無義無利」之報。菩薩作是思惟，而「隨力所能，廢其所主」。住戒「菩薩」以「如是」因緣，「雖」行「不與取」，於菩薩戒，「而無違犯，生多功德」。
(3)[不邪婬戒之開緣]
此明在家菩薩於邪婬戒少分現行。菩薩有二種：一、在家菩薩，二、出家菩薩。今此唯就在家菩薩而言，故言：「又如菩薩處在居家」，即簡非出家菩薩。在家之菩薩優婆塞，若「見有女色」，非已適人，又無父母親屬朋友等為之攝受，故言「現無繫屬」，此簡若已適人，即為夫主所攝，若未適人而為父母親屬所攝，即不適用此中所言。今此女人既現無繫屬，缺乏管教，故流於放蕩婬佚「習婬欲法」，於婬欲事，愛樂味著，而起愛染心，「繼心」戀著「菩薩」優婆塞，希「求」菩薩行「非梵行」──即婬欲法。

在家「菩薩見」是事「已，作意思惟」：此女既無繫屬，今以愛染心戀念於我，若不隨其所欲，彼定生瞋恚心，憂愁狂亂，廣行非理，若能使彼「勿令心恚」，則不致「多生」憤怨、頹廢、厭世自殺等「非福」之事。故「若隨其」所「欲，便」可令彼獲「得自在」，在家菩薩以是因緣為滿彼所願，「方便安處」，供給所需，並勸導彼於三寶中，深生恭敬，「令種善根」，不造眾惡，「亦當」趁此機會「令其捨」離，過去放蕩婬佚之習，不更習行欲邪行等「不善業」。菩薩優婆塞如是「住慈愍心」，而與彼女「行非梵行」──婬欲法。

此優婆塞「雖習如是穢染之法」，然能以慈愍心，令彼出不善處，安立善處，故於菩薩戒「而無所」違「犯，生多功德」。此唯就在家菩薩而言。

若是「出家菩薩」，則無此方便安處隨其所欲之理。若必欲滿其願，亦須正式捨出家戒，待還俗後，方可為之。故出家菩薩「為護聲聞，聖所教誡，令不壞滅」，無論在何等情勢下，「一切不應行非梵行」。
(4)[不妄語戒之開緣]
此明菩薩為有情故而說妄語。「又如菩薩為多有情解脫」喪失生「命難」，「囹圄」牢獄囚禁繫「縛難」，斬「刖手足難、劓鼻」難（古代刑罰之一），「刵耳」難（古代刑罰之一），「剜眼」截舌「等難」，而不惜破戒。菩薩一向持戒堅固，「雖諸菩薩」遇有喪失生命危險「為自命難，亦不」於見、聞、覺、知等，而故覆想「正知，說於妄語」。菩薩自持自守如是之嚴，「然」若遇有情有命難等因緣，「為救脫彼有情故」，自雖正「知，而」內自「思擇」，若我正知而說，必置眾生於種種苦難之地，若我覆想正知而說，自雖有違心之過，但於眾生則可令彼解脫命難等苦，菩薩如是存心，明知妄語不對，而「故說」於「妄語」。菩薩之所以明知而故說妄語，「以要言之，菩薩」，並不是為了自己的甚麼私利，而是「唯觀有情義利」，所以才故說妄語，並「非」是對有情「無」有「義利」，出於私蔽之心而說的。如是菩薩說於妄語，而「自無」雜「染」──煩惱「心」，一心一意，「唯為饒益諸有情故」說，所以才「覆」藏心「想」，將自己所「正知」的事──見聞覺知等，不如實說出，「而」竟「說」與自心正知相違的「妄語」──即妄語。菩薩既是為饒益有情而說妄語，所以「說是語時」，對「於菩薩戒，無所違犯」，因為不是出於煩惱心，而是以慈愍有情心說的，所以不但不犯戒，反可「生多功德」。
(5)[不兩舌戒之開緣]
此明菩薩為有情故說離間語，又名兩舌語。「菩薩見諸有情」，由於無知無識，不別是非好惡，誤入外道，邪師惡友在一起，「為」外道邪師，或「惡友朋之所攝受」，彼此的關係日益親密，甚至「親愛不捨」。與外道邪師及惡朋友互相親密，那是沒有好處的，甚至撥無因果，毀謗三寶，無父無母，造眾惡業。一個人無辜的墮入外道惡人的勢力範圍內，只有一天天地作惡，往壞處走，這真是人生的大不幸。「菩薩見已」，由衷的對這種被惡友所攝受的人，「起憐愍心，發生」要「利益」他們，和要令他們得「安樂」的心－「意樂」，由是因緣，菩薩「隨能隨力」於諸有情及其外道邪師惡友間，方便善巧

地「說離間語」，使已經誤入歧途為惡朋友所攝受的有情，「令」其遠「離」外道邪師「惡友，捨離親愛」，俾在正法中修學，「勿令」此心地無邪的「有情，由」親「近」邪師「惡友」，而造諸惡業，由惡業故，「當」來世中要「受」無邊劫的大苦，譬如人在不見天日的「長夜」裡，什麼也看不到，瞎碰亂撞，要受到許多「無義無利」的苦惱。「菩薩」對於有情發生「如是」的利益安樂意樂，「以饒益心，說離間語，乖離他愛」。像這種以利他為心而說離間語，對於菩薩戒不但「無所違犯」，反可「生多功德」。
(6)[不惡口戒之開緣]
此明菩薩為有情故說粗惡語；又名惡口。「菩薩見諸有情」，性少羞恥，不知自重，所「為」所「行」，違「越」世間正善之「路」，凡有所作，多不如法，「非理而行」。菩薩見是事已，以憐愍心，欲饒益彼，然彼生性剛強，非軟言善語所能聽受，於是「出粗惡語」，以上品「猛利」之語，加以「訶」責「擯」斥，希望以此為「方便」，令知羞恥，可以「令其出不善處，安立善處」。住戒「菩薩如是以饒益心，於諸有情，出粗惡語」，於菩薩戒，「無所違犯，生多功德」。
(7)[不綺語戒之開緣]
此明菩薩為利他故而說綺語。綺語者，即好綺飾文詞，花言巧語，徒悅人耳而實無利益的話。攝抉擇分廣說其相云：「若有依舞而發歌詞，名為綺語。或依作樂，或復俱依，或俱不依而發歌詞，皆名綺語。若佛法外能引無義所有書論，以愛樂心，受持讚美，以大音聲而為諷頌，廣為他人開示分解，皆名綺語。若依鬪訟諍競發言，或樂處眾宣說王論、臣論、賊論，廣說乃至國土等論，皆名綺語。若說妄語、或離間語、或粗惡語、下至不思不擇發無義言，皆名綺語。又依七事而發綺語，謂鬪訟諍競語、諸婆羅門惡咒術語、苦所逼語、戲笑遊樂之語、處眾雜語、顛狂語、邪命語，如是一切，名綺語罪」。今此略說二種：一、戲笑遊樂語；二、處眾閒雜語。「菩薩見諸有情」，性好戲笑遊樂之語，「信樂倡伎」，優伶等之舞蹈歌諷，或好作管絃等樂「吟詠、歌諷」之樂。又菩薩見諸有情，串習處眾談閒話，「或有信樂王」論、「賊」論、「飲食」論、「婬」女放「蕩、街衢」等「無義之論」。住戒「菩薩於」此等「中」，若昔所曾習，「皆悉善巧」，此時見諸有情，性好此等無義之論，即「於彼有情」所，「起憐愍心，發生」欲「利益安樂」之心──「意樂」，出「現」其「前，為作」如是「綺語相應種種倡伎、吟詠、歌諷、王、賊、飲食、婬、衢等論」，以便「令彼有情」心生「歡喜」，然後以正法「引」導「攝」受，以能合於彼之性習好樂，故任運「自在」不假勉強的「隨」順繫「屬」於菩薩，此時菩薩即可「方便獎導」，修習正法，遠離此等無義之論，而令彼「出不善處，安立善處。菩薩如是」以利益安樂有情為心，「現行綺語」，於菩薩戒，「無所違犯，生多功德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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